广播专题：《穿越汉籍“朋友圈”》

【片头】
一场域外汉籍学术交流，揭开一段鲜为人知的家族交流史。
（录音）“这幅图这里面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中国的大学者阮元，还有一位是韩国的大学者金正喜……”
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记录汉文化相融相生的文脉印记。
（录音）“我们一起向先祖阮元三鞠躬……”
记者：“现场我们看到沈庆昊沈教授突然双膝跪地……”
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照亮每个前行者的责任与使命。
（录音）“我的专业中国画，它的根就是在中国。”
（录音）记者：“我们的自信，就来自当下，来自内心。”
《985视点》请听：《穿越汉籍“朋友圈”》
【压混水声】

这里是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扬州古运河，我是记者庞丹阳，2017年12月10号，在古运河畔的毓贤街上，平日里清静的阮元家庙里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
（录音）“这是阮元的第六代孙，（我看过您在电视里），电视看到过啊？哦，谢谢，谢谢！

阮锡安：我代表阮元的后人向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鼓掌声）”
家庙门前，清道光皇帝手书的“御赐开门见禧”碑和扬州小巷里的青砖灰墙映照着门前的车来人往。来自中日韩三国多所高校的四十名汉籍学者在阮家享堂里拜谒鞠躬。
（压混现场拍照声）“我们一起向先祖阮元三鞠躬……”
人群中，一位头发花白的韩国教授突然双膝跪地，为阮元及阮氏先祖行两次跪拜大礼，让站在一旁的阮元第六代孙阮锡安眼眶泛红。
（压混现场声）“谢谢，谢谢！代表阮元后人再次感谢，谢谢，谢谢！”
（压混韩文）“我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行这个跪拜大礼，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
这位来自韩国高丽大学的沈庆昊教授为何要下跪？故事要从今年7月2号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会说起。
（压混）“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十年一度的第二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开幕了（掌声）……”

这次域外汉籍大会主会场的背景和会议手册的封面都用了同一幅图，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兴趣。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介绍，这是清朝画家、扬州人朱鹤年的《秋史饯别图》。

（出录音）“这幅图描绘了207年以前中国的一些学者、官僚在北京的法源寺为韩国的学者饯别的场景。这里面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中国的大学者阮元，还有一位是韩国的大学者金正喜。”

208年前的一个冬天，阮元与金正喜结识，两人志趣相投，结为深交。次年，阮元在北京送别金正喜。金正喜一生坎坷，颠沛流离，晚年流放韩国济州岛时，与阮元及其儿子阮常生、阮福的通信往来成为他最大的精神支柱。
（压混韩文）“金正喜的老师朴齐家早就拜会过阮元，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阮元也对金正喜这个24岁的年轻人格外喜欢，给予了学术上的直接指导。他们互通书信，交流学问，金正喜给自己起号阮堂，二人天各一方，却牵挂一生。”
随着韩国教授朴徹庠的娓娓道来，一个清朝文人的“朋友圈”徐徐打开。他们的故事在汉籍大会学者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促成了这个初冬的新一轮行程。208年后，他们选择在同样的初冬，循着金正喜的脚步来到阮元故里。

（压混韩文）“20多年来，这是我距离阮元最近的一次。”
在阮元家庙的隋文选楼台阶上，刚刚行完跪拜大礼的高丽大学教授沈庆昊依然心潮起伏，他在初冬的晨光里席地而坐，道出了下跪的原因。

（压混韩文）“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把金正喜作为一生的偶像。但是真正下定决心去研究他，才发现绕不开一个中国人，就是阮元。我的汉学启蒙老师新浩列先生曾经翻译金正喜的文集，逆推起来，阮元也是我的老师，刚才的跪拜也是我发自内心的尊重。”

在韩国，行两次的跪拜大礼通常是对逝去的先人或者至亲至敬的恩师。沈教授说，他的这一跪，不仅仅是为学术，也代表韩国人对中国大学者阮元的敬重。

（压混韩文）“阮元先生通过四个字——实事求是，对金正喜产生了影响，也进而对韩国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仅仅限于学术界，在今天的韩国社会各界你都可以发现这种影响的存在。（掌声）”

在场的中国学生深感自豪。南京大学博士生张天琪：
（录音）“大家在看到国外的学者对我们文化这样一种敬重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也要敬重自己的文化，要对我们的先贤有敬畏之心。”
【分片花】

从清代文人的“朋友圈”，

穿越到汉籍大会的“朋友圈”，

当这段鲜为人知的家族交流史浮出水面，

他们心生触动，

以此为起点，寻找汉文化发展中相融相生的文脉印记。

《985视点》请继续收听：《穿越汉籍“朋友圈”》。
来中国参加域外汉籍研讨会前，韩国学者朴徹庠接到了一位故人交付的重要任务。

（压混）“（敲门开门声）你好！（这是韩国的朴教授。）你好你好!请进请进……”

朴教授所说的故人正是金正喜第六代孙金光镐。2014年，阮锡安随扬州市代表团赶赴韩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时，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回望先祖们的故事，两人感慨万千。这次，他又委托朴教授在会后把一份重要礼物转交给了阮家后人。

（压混韩文）“这是我们大韩民国第180号国宝《岁寒图》的影印本，有一位您的故人托我带给您。（阮锡安：谢谢，谢谢。）”

《岁寒图》是金正喜晚年最富盛名的作品，他用枯笔技法表达了内心世界的高尚情操。在中国的一面之缘后，以阮元为首的清代扬州学派“平实精详”的治学之风在这位年轻的异国学子心中生根发芽。这对天各一方的师徒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开启了连绵不断的学术交流。朴徹庠：

（压混韩文）“金正喜回国后，一直关注着阮元的学术进展。阮元曾通过长子阮常生将他印刻的1400多卷的《皇清经解》辗转两年交到金正喜手中。金正喜也帮助阮元在朝鲜找到了中国已经失传的《算学启蒙》，由他的弟子李尚迪带到中国，令阮元大为感动。”

晚年的金正喜多次想要重访中国，却因仕途受挫被流放济州岛，在贫病交加中通过大量创作，成就了一段“韩国书圣”的人生传奇。他在和阮元的书信往来中，学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初心，并把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学者分享。

如今，这幅《岁寒图》影印本已经成为阮家后人的珍藏，让更多年轻人知道他们的先祖留下了怎样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录音）“我叫阮那，非常热烈地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的家乡——古城扬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的家族所带给我们一代又一代子孙的影响。”
在阮元家庙，学者们带着好奇、虔诚与敬畏之心，触摸和记录阮元的书法作品、印章、著作等珍贵史料，聆听阮元第七代孙女阮那讲述的家风故事和第八代孙阮延天诵读的《阮氏家训》。

（压混）“且向今宵探消息，东窗西户读书声……”

清脆的童声声声入耳，清廉自守、读书传家……这些阮元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在潜移默化中浸润着古城扬州，也融化了这群学者们的心。他们中有汉籍大会上的老面孔，也有他们带来的新朋友。

（压混韩文）“大家好，我是金玲竹教授……”

（压混韩文）“我是崔植，是崔致远的后人，我们是庆州崔氏家族……”

从清朝文人们的“朋友圈”穿越到现代，那段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精神交流也打动了更多人。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李澈熙：

（压混韩文）“一面之缘，一生相交，并把这种文化交流的习惯延续下来，这是一种天涯有知己的感动，这是我们这次踏访扬州的目的所在。”
当学者们循着两百年前的“朋友圈”来这里告慰先人，我们也记录下了这个更广大的“朋友圈”里那些动人的足迹和难舍的初心。

（录音）“非常有感动，（感慨很多？）对！哎呀，回过头来（看这）20年，真的有受到这个影响。”

韩国出生，日本求学，中国成家、工作，一段短暂的师徒情缘让郑墡谟毅然远离故国，投奔在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门下，成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汉学老师。他说，自己和金正喜有同样的经历，却比他幸运得多。

（录音）“我是京都大学的，留学的时候，（你就是他一个学期的学生啊？）对，但是我是非常有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课堂里面的，第二个是他的学问的态度，第三个人情味儿，（人情味儿？）对！”

张教授做学问严谨，做人却很洒脱。

（录音）“张老师那个时候带了东坡肉，（东坡肉？）自己做的，（他自己做的呀？）对，还有一个茅台酒来我的宿舍，（就老师到宿舍来跟你们一起吃呀？）对！一起吃饭、喝酒、谈学问，哇，这个是我的年轻时的梦想。”

学习是清苦的，和老师一起做学问却是快乐的。郑墡谟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听从了内心的声音，他温婉善良的杭州太太也是这位韩国人在异国他乡的精神支柱。

（录音）“我跟她说了，我什么都没有。（她也愿意吗？）她说自己愿意，哈哈，人生的幸福啊！（幸福从哪儿来呢？）各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哪个是你最有价值的，那你的幸福就是从哪儿来的。”
【分片花】

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一个外乡人把他乡当作故乡？

在这个更大的汉文化“朋友圈”里，

还有多少人循着内心，

行进在这条文化传承之路上？

《985视点》请继续收听：《穿越汉籍“朋友圈”》。
十年来，在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等专家学者的倡导下，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看文化环流效应”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中国，在这个更广大、更年轻的“朋友圈”里，文化的交流正如静水深流，生生不息。

（录音）“除了我出生在首尔以外，这么长的住过的地方就是南京，也可以算是第二个家乡吧。”
他叫文胜斗，今年24岁，这个生在韩国、长在中国的大男孩正在中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的老师——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扬州画派研究会名誉会长周积寅教授也是文胜斗父母的博士生导师。十多年前，父亲文凤宣带着周教授所著的《扬州八怪研究资料丛书》只身来到扬州，千辛万苦找到了这位让他一见倾心的扬州八怪研究大家。

（录音）“在韩国一个小摊上，他看到这个书，高兴得不得了。（问）写这本书的是哪一个老师？他到处找。（就找到您了？）哎。”
求学的日子格外辛苦，文凤宣、姜美先夫妇二人轮流带着儿子来到中国。

（录音）“他爸爸妈妈都是我的博士，先是他爸爸来，然后他妈妈来交流的。”

八十岁的周积寅教授至今还记得有一年除夕夜下大雪，他招待父子二人来家里吃饺子的热乎场景，一颗代代相传的求学初心映现其间，温暖而坚定。

（压混）“我的专业中国画，它的根就是在中国。”

她是十八岁的马来西亚女孩颜慧敏，从十二岁起就立下了来中国学习山水画的决心。

（录音）“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学校的美术教育是没有中国画。一开始接触水墨画时候是我12岁，然后就觉得背后很有神秘感，因为是笔墨和大自然结合。”

在异乡求学的日子里，小小年纪的她经常背上笔墨纸砚，遍访名山大川。

（录音）“艺术和美术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一种领悟，你在那个环境下去中国很多高山，用心灵先跟大自然对话，去感受，在你的笔和墨纸砚里进行你的创作。”

（录音）“中国、韩国、日本、越南都有一个文化领域的共同圈，研究当中从来没想过这个是中国的、那个是日本的，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世界的。”

他是日本京都大学的道坂昭广教授，往来中国三十年，他用毕生心血研究着一本中国唐代诗集。

（压混）“我希望我能学韩国语……”
他是有一点幽默、一点执着的加拿大学者傅佛果，虽然在汉文化的研究上起步很晚，却一直没有放弃过。
（压混笑声）
对汉字充满了热情的傅佛果还喜欢展示他的汉字书写功底，这位已经头发花白的加拿大教授如同年轻人一样对于汉文化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压混）“我的名字……（啊，写得非常好！）”
结束了阮元故里之行，学者们没有止步于踏访，他们又带着思考重新上路。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研究院院长安大慧：
（压混韩文）“我看《燕行录》里面也有和清代的扬州的学者笔谈的记录，比如和汪喜孙的记录。”

成均馆大学李徹熙教授：
（压混韩文）“接触了很多资料，这些资料是可以表现出当时中韩知识分子之间的愉悦的、高兴的、畅通的交流，有时候也比较难以去梳理，对我也是个难题。”
当一个新的“朋友圈”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这条路任重而道远。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
（录音）“所谓交流，总归是有高和低，有宽和窄，有这样的不同之处，水才会流动起来，有的地方流得就缓慢一点，有的冲击力就比较大一点。因为是交流，所以就会有冲突，也有融合，可是最后所有的水都是汇到大海里去的，所以最后它走向一定还是融合。”
（压混水声）

离开阮元家庙，郑墡谟和几位第一次来到中国的韩国教授一起到扬州古运河畔的东关古渡，即便经历了两千五百年岁月年轮，古运河的水依然轻轻拍打着堤岸，波光闪耀，一如往常。
（压混韩文现场）

（出现场）“今天的运河像一面镜子告诉我们，漫长的历史可以与鲜活的现实并存，我们如何面对现实以及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传承和发扬我们的文化。如何经营好这个更广大、更年轻的汉文化‘朋友圈’？我又想起张伯伟教授的话，有文化自觉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我们的自信，就来自当下，来自内心。”
（压混）“我有这种自觉，我去做这件事情，我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的背后它的价值观念是什么，那个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文化自觉，有文化自觉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宁可生活上面稍微清苦一些，但是精神上面他会觉得很充实很幸福，这其实就是一种选择，如果这种选择它能够扩展为一个时代的，那么整个时代的文化就达到了一个高度。”
（压混现场韩文吟诵声）
古运河畔，郑墡谟教授用中日韩三国语言吟诵着《论语》。
（压混现场日文吟诵声）
古老的方块字横平竖直，却有着无穷的魅力，朋友们吟唱、诵读，尽兴而归。

（中文吟诵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压混音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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